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总第四十八卷　 第二六一期　 Vol. 48. No. 261

　 　 　 　 　 　 　 　 　 　 　 　 　 　 　 　 　 　 　 　 　 　 　 　 　 　 　 　 　 　 　 　 　 　 　 　 　 　 　 　　　　　　　　　　　　　　　　　　　　　　　　　　　　　　　　　　　　　　　 DOI:10. 13530 / j. cnki. jlis. 2022038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历史演变与成因分析

索传军　 戎军涛

摘　 要　 自图书馆学概念提出以来,已有二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依据不同历史阶段的研究主题,可将其研究对象

划分为机构范式、社会学范式、信息范式、知识范式和人文范式五个阶段。 不同研究范式反映了各个历史阶段研

究热点或主题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出每个阶段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演变与发展。 总体上,图书馆学研究发生了三

次大的转向:一是从技术、经验主义发展到理性主义;二是从静态的客体观演变为动态的过程观;三是从系统的结

构主义转向更为本质的认知主义。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演化,近似地遵循人类认知演化模型。 图书馆学研究对

象演变的成因,既有学科发展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因素,又有学科内在因素,还有本学科认知主体因素。 从我国

图书馆学研究历程看,图书馆及其事业的发展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影响较大,也是其演变发展的主要动因。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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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present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library
 

science
 

lacks
 

a
 

clear
 

core
 

domain.
 

The
 

scient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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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research
 

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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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cessary
 

and
 

basic
 

research
 

task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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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core
 

proposition solve
 

the
 

current
 

discip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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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onstruct
 

the
 

scientific
 

theory
 

system.
Sinc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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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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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ward library
 

science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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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more
 

than
 

200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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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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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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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
 

histor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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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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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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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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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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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es institu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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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digm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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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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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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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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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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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oses
 

th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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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
 

fiel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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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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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es describes reveal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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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unction
 

and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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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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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ibrary
 

and
 

society.
 

The
 

information
 

paradigm
 

takes
 

information
 

a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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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
 

to
 

reconstruct
 

its
 

theoretical
 

system.
 

It
 

focuses
 

on
 

the
 

movement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in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y 
humanities

 

and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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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
 

of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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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knowledge
 

and
 

knowledge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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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the
 

essence
 

and
 

function
 

of
 

knowledge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law
 

of
 

knowledge and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knowledge
 

content
 

disclosure evaluation organization
 

and
 

utilization.
 

Humanistic
 

paradigm
 

advocates
 

taking
 

human
 

as
 

the
 

core
 

object
 

of
 

library
 

science and
 

pays
 

special
 

attention
 

to
 

and
 

emphasizes
 

the
 

subjective
 

existence
 

and
 

value
 

realization
 

of
 

users.
Different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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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of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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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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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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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onalism from
 

static
 

object
 

view
 

to
 

dynamic
 

process
 

view from
 

systematic
 

structuralism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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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ential
 

cognitivism.
Theoretically our

 

cognitive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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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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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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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pprox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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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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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di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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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yer
 

and
 

cognitive
 

layer
 

in
 

the
 

vertical
 

dimension and
 

N
 

historical
 

development
 

s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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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izontal
 

dim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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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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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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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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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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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itive
 

subject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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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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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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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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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信息化浪潮的推动下,社会全面向数字

化和智慧化转型,图书馆也积极应对社会发展

变化,探索转型发展新路径。 图书馆学一方面

要总结过去,探索理论创新,为事业发展提供理

论支撑,另一方面要应对学科融合的挑战,寻找

发展的生长点。 为了改变学科发展困境,图书

馆学积极联系图书馆行业和社会发展热点,进
行了大量的探索,如理论上引入科学实证主义

方法、技术上借鉴或融合一些新兴信息技术,但
学科轴心的不断迁移导致学科的内涵和发展路

径依然不明晰,至今仍未形成稳定的核心理论

体系。 分析我国图书馆学近 40 年来研究文献的

主题演化路径可知,图书馆学学科的边界越来

越模糊,或者说跨学科融合研究越来越普遍;学
科的中心和轴心越来越不清晰,或者说没有形

成明确清晰的图书馆学知识体系;研究内容与

社会趋势、社会热点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但主流

文献仍然停留或局限于图书馆及其相关工作的

描述或经验总结,很少出现深入、系统、思想性

强的理论研究成果[1] 。 总体而言,我国图书馆

学仍然表现出较强的经验性学科的特征,一方

面受外界社会因素影响较大,工作总结式、环境

影响式和技术驱动式研究主导学科发展;另一

方面学科研究缺乏相对稳定和清晰明确的理论

研究论域,研究对象、研究论题、研究主题频繁

更换,知识体系日益庞杂,专业内容日趋泛化。
学科与专业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日趋衰落,
在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浪潮推动下,图书馆学

学科发展失去了内生动力,对图书馆事业发展

缺少应有的解释、预测和指导能力。
由科学发展史可知,学科理论层面的原创

性突破是学科发展最根本的内生源动力,它通

过分析研究领域内相关客体及其运动规律,揭
示研究对象的本质、特征、结构、功能、动力以及

产生和发展规律,能为学科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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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来源、思想启迪和科学预见。 基础理论的

重大突破和创新只能发生在核心论域,只有通

过核心论域问题的探索和学科范型的转换,才
有可能推进学科建设的科学化进程[2] 。 因而,
确定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论域并解析核心命题,
是破解当前我国图书馆学学科发展困境、构建

学科理论体系的基本任务之一。
研究对象是学科研究的客体,是一门学科

成立的主要标志,它规定着学科的范围、内容和

体系,构成了学科理论体系的轴心概念,是体现

学科独立性的主要依据。 因此,对不同历史时

期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的梳理和分析,是破解

其理论研究核心论域问题的关键。
图书馆学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宏观上以

促进社会信息和知识获取公平、消弭信息鸿沟、
保存与传承人类文明为己任,微观上以“网络、
空间和文献”为载体,试图解决人们对文献、信
息、知识的发现、获取与利用等问题。 历史上,
图书馆曾是人们获取和利用文献的主要场所或

途径,而且由于信息处理技术的限制,图书馆业

务与文献、信息和知识的管理与服务具有密切

的联系,因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图书馆是

图书馆学唯一的或最重要的服务领域。 历史

上,人们常常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局限于“图书

馆”。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一些学者已经认识

到这一问题,1985 年张晓林在《图书馆学通讯》
第 3 期发表

 

《应该转变图书馆的研究方向》 一

文,指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和方向的狭隘化表

面化的问题。 2005 年蒋永福在《中国图书馆学

报》发文《再问图书馆学的科学性与研究方向问

题———写在张晓林<应该转变图书馆研究的方

向>发表 20 周年之际》,并指出“20 年前,张晓林

发文提出要改变图书馆学的研究方向问题,至
今问题犹在”。 事实上,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
国图书馆学理论界也相继涌现出了信息资源、
信息交流和知识管理等创新性观点,但至今仍

未能完全改变“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就是图书馆”
的认识,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图书馆学的发

展。 因此,分析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历史变迁,

总结研究对象演变的特征,阐明研究对象变化

的成因,有利于确立图书馆学核心论域与学科

价值,促进学科理论创新。

1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历史演变

图书馆学源于图书馆,诞生于 1807 年,虽经

历了 200 余年的发展,但始终没有形成十分明确

的理论体系,甚至学术共同体对研究对象一直

没有形成共识,其主要研究论域随社会热点的

变化或信息技术的发展而频繁变化,这一现象

在我国图书馆学界尤为明显。 分析不同时期的

图书馆学研究主题和核心论域,可将对研究对

象的认识划分为机构范式、社会学范式、信息范

式、知识范式和人文范式。

1. 1　 机构范式

图书馆学研究的机构范式以图书馆为研究

对象,将视野局限在图书馆局部的技术、工作、
流程等具体表象层面,反对研究图书馆领域之

外的事物[3] ,代表思想有施雷廷格的“文献整理

说” [4] , 艾 伯 特、 莫 尔 贝 希 的 “ 图 书 馆 学 体

系” [5] ,帕尼兹、 爱德华兹的 “ 图书馆管理思

想” [6,7] ,杜威的标准化、规范化、职业化的图书

馆实用主义思想等[8,9] 。
受欧美、日本的机构范式影响,我国 20 世纪

初期的图书馆学思想多将研究客体指向单个、
具体的图书馆活动,认为图书馆学是关于图书

馆的理论与技术的总和,是以科学的方法研究

图书馆一切事项的学问,主要研究图书馆内部

组织法、管理法、使用法。 例如,杜定友曾形象

地把图书馆比作“人的公共脑子”,他和刘国钧

还分别以三要素、四要素、五要素等“要素说”来

具体剖析图书馆的内部结构。 随着对图书馆社

会功能认识的深入,机构范式进一步演变、拓展

为社会学范式。

1. 2　 社会学范式

芝加哥学派是推动图书馆学科学化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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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力量,也被称为图书馆社会学派,代表人物

有巴特勒等。 他们从社会学视角研究图书馆机

构,对图书馆的机构要素、本质进行抽象;引入

了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将图书馆置于社

会系统中进行考察,并进一步从图书馆与社会

的关系角度来考察、描述、揭示、说明图书馆的

功能和活动规律,拓展了学科的研究范围,推动

了图书馆学的科学化进程,产生了至今仍然非

常有影响力的图书馆学理论。 巴特勒认为图书

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现象,尤其只需关注

图书馆事业基本现象中的理性内容,即借助图

书将社会积累的经验传递给社会每一个成

员[10] ;提出文献中所包含的“社会的知识”通过

“阅读”转移到“个人的知识”,图书馆就是保存、
传递“社会知识”或“社会记忆”的机构[11] 。 此

外,德国图书馆社会学派同样值得关注,代表人

物为卡尔施泰特,他提出了“图书馆社会学”思

想,分为图书馆历史社会学、体系社会学和知识

社会学三部分。 他的思想主要有:图书馆发生

发展的社会学原因是其永久的公共性,其社会

功能是维持和传播社会精神;图书是客观精神

的容器,图书馆是个人精神与客观精神接触、联
系的场所,通过图书的普及将客观精神移植于

个人,同时也推动人创造的能动性[12] 。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我国图书馆学界的主

流观点是“图书馆事业说”,具体包括矛盾说、规
律说、活动说等诸多观点,不但拓展了图书馆学

研究的宏观领域,而且深入研究了图书馆事业

与社会的各种复杂联系。

1. 3　 信息范式

20 世纪 60 年代,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信

息技术促使情报学迅速发展,图书馆学界开始

积极融合情报学思想,努力突破机构范式视野,
促使研究轴心向“信息”转移,最终图书馆学、情
报学融合形成了图书馆信息学( Library

 

and
 

In-
formation

 

Science,LIS) [13] ,代表人物有谢拉、萨
拉赛维卡、米哈依诺夫等。

基于大众传播视角的信息交流理论是信息

科学领域的主流思想。 谢拉提出了图书馆的社

会交流学说和社会认识论[14] ;萨拉赛维卡认为,
信息科学是专门研究人类交流现象和交流系统

的科学[15] ;米哈依诺夫从科学交流的角度构建了

信息科学的概念体系,认为信息学是科学知识体

系中的一门学科,其研究领域是科学交流系统,
主要研究科学信息的构成和共同特性以及科学

交流全过程的规律性[16] 。 在信息范式内,图书馆

信息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一直未能超越萨拉赛维

卡、米哈依诺夫所划定的范畴[17] 。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我国学者开始提出

自己的“信息交流”观点,代表学说有情报交流

说、文献交流说、文献信息交流说等。 “信息”概

念的内涵十分宽泛,这导致构建在“信息”基础

上的图书馆信息学的理论体系边界模糊,未能

阐明理论内核,始终未能清楚界定它与情报学、
计算机信息科学、通信论信息科学的边界。

1. 4　 知识范式

20 世纪 80 年代,布鲁克斯引入了波普尔的

“三个世界”思想,提出以世界 3———客观知识世

界作为图书馆信息学的理论基础[18] 。 布鲁克斯

的客观知识思想得到了图书馆信息学界的普遍

认可和支持。 彭修义[19] 在 1981 年提出开展“知

识学”研究的建议后,刘迅[20] 、马费成[21] 先后将

布鲁克斯的思想引入国内,我国关于图书馆学

研究对象的研究也转向客观知识层面,研究内

容从文献管理、信息管理、信息交流等“非本质

研究”逐渐过渡到知识交流、知识组织、知识集

合、知识资源、知识管理等“近似本质研究” [22] 。
知识交流学说的研究内容包括社会知识交流的

基本原理、知识交流与交流的社会实体间的相

互关系、图书馆知识交流的内在机制和工作机

理[23] ;针对知识交流的不足,知识组织学说则认

为图书馆内部活动的本质是知识组织[24-26] ;知
识集合说以集合论思想为理论基础,构建了“客

观知识—知识集合—知识受众”的范畴体系,认
为知识集合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27] ;知识资

源论认为图书馆学是关于知识资源的收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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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管理与利用,研究与文献和图书馆相关的知

识资源活动的规律,以及研究知识资源系统的

要素与环境的一门科学[28] 。
知识范式是数据智能时代图书馆信息学正

在形成的发展趋势。 超越图书馆实体层面,在
知识层面开展理论研究,是图书馆学理论建设

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内在要求。 从国内外 LIS 学

科发展实践看,知识的揭示、评价、组织、利用等

是图书馆信息学的理论核心[29] 。

1. 5　 人文范式

图书馆学的人文范式研究又称人文图书馆

学,是指侧重从人文视角观察图书馆现象的一

种图书馆学理论形态或流派。 人文图书馆学主

张以人为图书馆学的核心对象,特别重视和强

调用户的主体性存在及其价值实现[30] ,关注的

领域包括图书馆精神、图书馆核心价值、图书馆

职业理念、图书馆自由、知识权利、信息公平等。
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精神折射到图书馆领

域引发了人文精神的解放。 现代图书馆是 19 世

纪公共图书馆运动的产物。 1850
 

年英国议会通

过《公共图书馆法》,确立了“对外开放” 理念。
继美国图书馆协会 1945 年颁布《图书馆权利宣

言》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1949 年颁布《公共

图书馆宣言》,IFLA 于 2002 年颁布《图书馆格拉

斯哥宣言:信息服务和知识自由》 [31] 。
俄罗斯图书馆学在 20 世纪末涌现出了文化

学派,认为图书馆学应从文化角度考察图书馆

的社会功能,图书馆应建设成为人类知识和文

化的神圣而宏伟的殿堂[32] 。 新千年以来,我国

以李国新、范并思和蒋永福等为代表的关于公

共图书馆精神的研究推动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

创新,提出公众自由利用图书馆是一种权利[33] ,
系统地阐明了公共图书馆是一种社会知识或信

息保障的制度[34] 。 2008 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发

布《图书馆服务宣言》,标志着中国图书馆人重

建现代图书馆理念的工作初步完成[35] 。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

的每次改变,都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图书馆学理

论的发展。 特别是从机构范式迁移到信息范式

之后,图书馆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了信息政

策、信息资源建设、信息管理与服务等领域。
当前,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 知识范式”
得到了越来越多学科学者的认同,这是数据智

能时代学界对图书馆学理论发展的期盼。 但不

可否认,“知识范式”也仅仅是关于图书馆学研

究对象诸多学说的一种而已,并不能简单地认

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就是 “ 图书馆” “ 文献”
“信息”和“知识” ,应该看到人们对图书馆学研

究对象的认识是一个历史变迁过程,如图 1
所示。

2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知演变特征

人们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知属于科学

理性认知范畴,其认知思想发展、深化的过程必

然受到哲学和社会科学思潮的影响。 图书馆学

研究对象的演变过程可以概括为:从技术、经验

主义发展到理性主义,从静态的客体观演变为

动态的过程观,从系统的结构主义趋向更为本

质的认知主义。

2. 1　 从技术、经验主义发展到理性主义

在经验图书馆学阶段,人们将图书馆学研

究对象定位于藏书整理技术与业务、机构管理

层面。 由于图书馆学是一门应用性社会科学,
强调实践性,其技术属性尤为明显,因此人们最

先从技术视角认识这门学科。 在古代图书馆学

思想孕育时期,人们普遍采用经验观察来认识

藏书活动,利用分类、文摘、目录、索引等藏书整

理技术手段来管理藏书活动。 西方古代图书馆

知识体系的基本范畴是图书学与目录学,我国

古代藏书整理思想主要为校雠学,涵盖目录、版
本、校勘、辩伪、辑佚等内容[36] 。 近两千年文献

整理的实践经验和系统总结孕育了图书馆学思

想体系,在 19 世纪图书馆学形成的早期阶段,顺
承于古代的藏书整理思想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图

书馆学的首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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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演变

　 　 经验管理主义是机构范式在图书馆领域的

具体表象,它超越了局部经验技术主义,试图从

整体管理的视角来描述、说明图书馆机构活动

的全部流程,接近人们的直接观察体验和感受,
这在图书馆学发展早期符合人们的认识规律,
在整个 19 世纪占据了图书馆学的主流,具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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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广泛的影响。 然而经验主义范式并不能揭示

图书馆的本质、特征、动力与发展规律,随着图

书馆事业的发展,这种研究范式越来越不适应

图书馆学的科学化发展要求。
芝加哥学派彰显了图书馆学的科学理性主

义精神,对图书馆现象的认识更加抽象、深刻。
该学派认为,图书馆现象是社会的产物,并非是

具体的机构,而是抽象的社会存在,是一种社会

知识保存与传递的制度安排;知识传递与交流

是其核心研究内容,图书、人、主观世界、客观精

神、社会记忆等是其研究的核心概念;图书是客

观精神或知识的载体,通过图书的传递与人类

的阅读,能够完成知识、社会记忆、客观精神的

移植。
步入信息、知识时代后,我国图书馆学界逐

步产生了文献交流、文献信息交流、知识交流等

交流说思想,结合“客观知识”思想提出了“知识

组织说”“知识集合论” “知识资源说”等知识学

说。 国际上围绕图书馆信息学的哲学理论基础

研究,相继涌现出诠释学、历史主义、实用实在

论、后结构主义、社会建构主义等哲学思潮[37] 。
于是,“社会认识论”重新引发关注和发展,在此

基础上北欧学者约兰德提出了领域分析方法

论[38] ,周文杰提出了社会认识层次论[39] 等认知

观。 理论格局的多元化进一步推动了图书馆学

的科学化进程。

2. 2　 从静态的客体观演变为动态的过程观

机构范式经历了从经验主义到理性主义的

演变,信息范式超越了机构范式的实体局限,又
将广泛的信息交流系统作为研究对象。 但无论

机构范式还是信息范式,本质上都是一种静态

的客体范式。 它们普遍将图书馆或者知识、信
息资源系统作为中心,忽视了人与知识或系统

间的交互过程,是一种系统导向的静态客体观。
它们主要关注文献、信息与知识的获取问题,忽
视了人的因素,自然也就忽视了图书馆、文献、
信息与知识对人与社会的价值。

知识范式的核心概念是知识和知识活动,

研究知识的本质与功能,知识的形成与演化规

律,知识的生产、加工、组织、传播、利用等一系

列活动的理论与方法,能为人类社会的知识记

忆与创新提供保障[40] 。 在知识范式下,知识、信
息不再是一种静态的客体,而是一种不同主体

间的交互过程。 一方面,信息与知识的转化过

程是知识范式下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基础问题

之一。 巴克兰德将信息的概念划分为三个不同

的意义范畴[41] :作为过程的信息( information
 

as
 

process),信息是知识或消息的传播;作为知识

的信息( information
 

as
 

knowledge);作为事物的

信息( information
 

as
 

thing),包括数据、文本、文
献、物体乃至事件。 布鲁克斯提出了著名的知

识方程理论[42] ,用数学公式描述了信息与知识

结构之间的关系,温有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

究了信息与知识之间的转换问题[43] 。 另一方

面,知识与人的关系也被纳入知识的广义范畴。
王琳指出,对知识的认识不应只局限于对知识

及知识活动的静态描述上,还应表现为以知识、
人及两者之间相互作用为核心的一种动态过程

性命题[44] 。 张晓林强调,对“知识”应当做广义

的理解,它不仅仅是一种对象,同时也是一种过

程,更是一种体验[45] 。
在知识范式下,图书馆学关于研究对象的

认知逐步转向动态的过程观。 例如,布鲁克斯

认为图书馆信息学应该研究客观知识与主观精

神世界的相互作用;蒋永福构建了图书馆学研

究对象的“客体—中介—主体” 范式,提出客观

知识、图书馆、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与相互作用,
指出图书馆学的任务和目的就是揭示和解释客

观知识、图书馆和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

用机理[46] 。

2. 3　 从系统结构主义趋向更为本质的认知主义

芝加哥学派的图书馆学历来重视阅读传

统,如维普尔斯对阅读现象的研究,对阅读行

为、心理的研究包含着认知主义的萌芽[47] ;巴特

勒将图书馆作为社会系统和制度的构件进行考

察,分析了图书馆功能的社会本质,认为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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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会公共知识的记忆和传递制度,具体知识

传递机制的核心概念是图书和阅读现象,并进

一步从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的角度解释了图

书、读书和知识传递现象[48] ;谢拉进一步提出将

“社会认识论”作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重点

考察知识与社会的互动过程,并将图书馆学看

作是一门有关知识与社会行为的综合性新学

问。 但“社会认识论”仅仅是一个理论框架,谢
拉并未完成其理论构建。

知识范式对知识的研究体现出一种系统结

构主义倾向,从语法和语义层面对组成知识的

内容单元进行不断的解构。 知识研究的粒度正

在逐步从文献层面深入到文献信息以及文献所

承载的知识内容层面,知识也被进一步解构为

知识单元、知识元、知识基因、知识因子等颗粒

度更小的知识结构,体现了人类对知识认识的

深化,是人类对知识认识的必然趋势。 索传军

等在《知识元的内涵、结构与描述模型研究》一

文中指出,一篇文献是一组知识元的逻辑组

合[49] ,对知识结构的深入研究必然转向认知主

义路径。
无论是机构范式还是知识范式,都体现出

认知主义的倾向。 认知范式是一种主体与客体

的动态交流范式,强调主观性、建构性、认知性,
重视主体与客体的互动,注重知识的利用效果,
关注主体吸收知识后认知结构的改变,其目的

是满足主体的知识需求,推动知识创新。 贝尔

金的知识非常态理论[50] 、德尔文的意义构建理

论[51] 等都是图书馆信息学领域的经典认知范式

模型,其理论假设是人类的主观世界会因外界

信息的输入而改变。

3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演变成因

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一个随着社会实

践发展不断深化、拓展、接近本质的过程。 图书

馆学界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也是这样,
是一个逐步深化和发展的过程。 图书馆学研究

对象演变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学科发展赖

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因素,又有学科内在因素,还
有本学科认知主体因素。 总体上,图书馆学发

展的不同阶段,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近似地遵循

主体对客体的认知演化模型。

3. 1　 认知演化模型

认知演化模型客观地描述了人类主体对客

体的认知发展过程,认知是特定历史环境下主

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过程。 人类认知演化过程

可以用图 2 所示的模型进行描述,该模型在纵向

维度上分为本体层、中介层和认知层,在横向维

度上分为 n 个历史发展阶段。
研究对象作为客体,处于本体层。 客体是一

种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是人类认知

的物质基础,具有本质属性、存在状态和运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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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人类认知演化过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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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是客体运动的外在表现,位于中介层,是联

系认知和客体的媒介。 人类认知通过现象来观

察、体验客体。 认知是人类的意识、精神、情绪、
思维活动,位于认知层。 认知通过感觉、知觉、
表象思维将反映的零散、局部、片面的现象属性

整合、概括、综合,并进一步抽象为理性认识[52] 。
对于一个学科来说,这种理性认知的综合就表

现为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
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

人类社会实践的范围和层次都不相同。 正如恩

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说:“我们只能在我们

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

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 [53] 我国图书

馆学的发展与我国一定历史时期经济文化的发

展、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状况,以及图书馆信息

化程度都有密切的关联。 通过科学发展史我们

也会发现,前一历史阶段的理论往往是下一阶

段新的理论的特殊实例,这恰恰说明了理论发

展的科学革命范式。

3. 2　 具体成因分析

近年来,在认知科学、心理学领域兴起的具

身认知理论为我们分析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演

变成因提供了理论基础。 具身认知理论最初源

自哲学领域,是欧美哲学家反思和批判主客观

二元论的思辨产物。 目前具身认知理论已经走

向实证探讨,许多心理实验开始支持具身认知

的理论假设,具有较强的学科解释能力[54] 。 具

身认知理论强调身体和环境在认知形成过程中

的关键作用,主要观点是:认知和思维受到身体

物理属性的制约;身体与世界的互动方式决定

了认知的种类和性质;身体嵌入环境之中,认

知、身体和环境相互作用并构成了一个一体化

的系 统, 认 知 是 大 脑、 身 体 与 环 境 互 动 的

结果[55] 。
依据具身认知理论,我们认为影响图书馆

学研究对象认知的因素可以分为环境因素、客
体因素和主体因素,如图 3 所示。 环境因素是研

究对象演变发展的客观历史条件,是认知活动

存在与发生的自然与社会文化背景系统,影响

着认知活动的开展。 客体因素指学科自身发展

因素,是学科自身知识的积累过程和内在学理

发展逻辑。 主体因素是指图书馆学学术共同体

的主观认知因素,即有关图书馆专家学者的认

知方法是否科学,对客体的认知是否深入到图

书馆活动本质层,而不仅仅是停留在表象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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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认知演化模型影响因素

(1)社会环境因素

具身认知理论认为,环境在认知的产生和

形成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心理学家

维果茨基强调,认知根植于环境、历史、文化之

中[56] 。 社会环境具有社会、文化或组织特征,主
要包括社会角色、组织环境、宗教信仰、科学技

术、文化传承、风俗习惯、行为规范等一系列社

会资本力量。 在历史时代的变迁中,图书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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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信息技术是影响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认知的

主要因素。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图书馆事业经历了恢

复期、调整期、停滞期、重建期和发展期,目前进

入转型期。 图书馆事业作为一种物质力量,构
成了图书馆学的生存基础,影响着人们对图书

馆学的认知。 我国的要素说、规律说、事业说、
矛盾说都来自于对图书馆事业的直接观察、体
验和思考。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图书馆业界

要求图书馆学界开展“宏观现实问题”研究,摆
脱“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 进入 21 世纪以来,
图书馆事业逐渐从重数量转型到重质量的发展

路径上来,特别是 2018 年《公共图书馆法》的颁

布,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

障,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应用性更加明显,研究

主题涉及战略规划、公共图书馆法、法人治理、
公共文化服务、阅读推广、公共图书馆精神等众

多领域。 显然,新时期图书馆事业的飞速发展

更加固化了人们关于图书馆学的“应用性”学科

的认知,强化了“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事业的

学问”这一认知。
信息技术水平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文献组

织、开发与利用的程度、层次与水平。 在机构范

式阶段,对文献内容的处理受信息技术的限制,
人们对文献的开发利用局限在文献表层。 这是

由于,一方面人们对文献、信息和知识的获取、
利用的场景主要是图书馆;另一方面图书馆主

要利用传统手工技术对文献的外部和内部特征

进行描述和表征,向用户提供基于文献的检索

和利用服务。 在这一时期,馆藏文献是图书馆

学理论研究的轴心,图书馆业界与学界普遍将

文献管理与服务等同于知识管理与服务,图书

馆学的研究对象聚焦在
 

“图书馆” “文献—图书

馆要素”等层面。 20 世纪中后期,随着计算机、
数据库、通信和网络等技术的发展,人们处理文

献信息的能力有了较大提升,可以对多种载体

形式的信息进行组织、表达、检索和共享,但对

馆藏文献中知识的深层次组织和揭示仍显得力

不从心。 进入 21 世纪,大数据、人工智能、语义

网等信息处理技术的快速发展,使知识的数据

化与语义化表达成为可能。 图书馆也开始注重

数据分析、知识发现和智能决策支持服务。 知

识这一客体被更加显著地揭示出来,逐步形成

了具有知识范式的新兴研究领域[57] 。
(2)学科客体因素

学科客体是学术共同体认知活动的对象,
其本身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环境因素,同样影

响着主体的认知。 一方面,学术共同体在学科

知识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推动学科发展。 学科

的理论内容为认知主体提供了事实、数据、观

点、视角、技术、工具、方法等知识,帮助认知主

体建构起对学科的认知概念体系,促进认知主

体改变知识结构,从而实现理论创新。 另一方

面,学术共同体也容易局限于现有学科的理论

认知,难以超越学科的认知边界,无法实现学科

逻辑的超越和历史现实的创新。
图书馆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将研究视野定位

在“图书馆业务”的层面,适应了当时图书馆发

展的需要,解决了当时广大民众对于文献获取

和阅读的需求。 19 世纪欧美公共图书馆事业的

迅速发展,为图书馆学学科的产生奠定了坚实

的社会实践基础。 在图书馆学发展的相当长时

期内,解决图书馆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宏观和微

观层面的问题,成为图书馆学的首要任务之一,
图书馆机构成为研究对象,进而促成了机构主

导范式。 从 1807 年图书馆学诞生到 20 世纪 50
年代信息交流范式的兴起,机构范式占据了将

近 150 年的时间,影响十分广泛。 然而,受杜威

实用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图书馆学知识体系

中也存在大量非学术的、经验描述式的职业培

训内容。 例如,我国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由武汉

大学图书馆学系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合编的

《图书馆学基础》被认为是经验图书馆学的集大

成之作,但却遭到了当时一些年轻学者的强烈

批判。 即便是数据智能时代的今天,仍然有部

分学者认为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的学问、是
机构之学、超出图书馆边界的研究不属于图书

馆学理论范围。 和其他学科相比,图书馆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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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范式研究缺乏具有科学性解释力和影响力

的理论学说,学术输出有限,学界内外以及社会

的认可度不高,导致其学科地位的合法性和正

当性备受质疑。 这种机构范式的理论研究影响

着一代又一代图书馆学人的认知,非常不利于

学科的生存和创新发展。
从学科自身发展的动力机制来看,学科发

展的内在根本动力源自于学术共同体在本学科

研究范式框架内基于自身理论体系的发展与完

善所提出的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 科学问题的

孕育、提出、解决从根本上来说遵循学科范式所

规定的自身内在逻辑路径,外在形式上表现为

学术积累的过程。 正是在这个意义层面上,库
恩提出常规科学的任务就是解谜,即解决学科

设立的常规问题。 在机构范式内,“图书馆管理

说”建立在对“文献整理说”批判的基础上。 芝

加哥学派的社会学范式建立在对经验主义机构

范式批判的基础上。 信息范式超越了机构范

式,知识范式则是对信息范式的进一步深化,而
认知主义范式又萌芽于知识范式内,正在成为

未来的发展趋势。 人们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认

知的发展演变遵循了从文献到信息再到知识的

路径,这是由学科自身的发展规律决定的。
(3)认知主体因素

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所要阐释的普遍的、
本质的、抽象的客体,而不是反映客体的局部

的、阶段性的、表层的社会现象。 任何学科在形

成之初,对于研究对象进行经验性的描述,都是

必不可少的环节[58] 。 在图书馆学学科建立之

初,将研究对象定位在图书馆业务层面,无论对

于图书馆学还是对于图书馆事业都是积极有效

的。 从学科的实践应用层面来看,这种认知也

符合当时的公共图书馆运动对应用性理论的需

求,有助于图书馆事业的快速发展。
图书馆学作为一门实践科学,并非从哲学、

社会科学体系中分化出来的,而是经过漫长的

古代文献整理实践逐步孕育生成的,具有明显

的应用性。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图书馆学不需

要科学理论。 在图书馆学学科建设的早期,有

相当一部分从事图书馆学教学和研究的专家来

自实践领域,与其他社会科学人员相比其科学

理论素养有限,而且热衷于技术实用主义。 例

如,著名图书馆学家杜威在《十进制图书分类

法》序言中强调:不是追求什么理论上完整的体

系,而只是从实用的观点来设法解决一个实用

的问题[59] 。 即便是在当今,这种倾向也依然存

在,如现在普遍存在的“技术促进论”热衷于新

的信息技术对图书馆发展的推动作用,而忽视

图书馆学对科学理论的贡献与社会价值问题的

思考。
图书馆学从诞生之日起就缺乏科学精神的

洗礼,学术共同体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研究范

式,尽管后期经过芝加哥学派的理论改造与提

升,但依然无法改变“轻视科学理论、重视技术

应用和业务描述”的倾向,部分学人将图书馆学

看作是一门服务于图书馆的实用技术性学科,
一方面只局限于图书馆谈学科发展,另一方面

过度依赖技术对图书馆或图书馆学发展的影

响。 这种认知导致图书馆学的理论构建缓慢而

艰难,iSchool 运动就是最突出的例子。

4　 结语

当前,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缺乏较为明晰的

核心论域,对研究对象的科学认识是确定理论

核心命题、破解当前学科困境、构建学科理论体

系的基础任务。 “如何有效管理、获取和利用文

献、信息和知识”是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核心命

题,也是图书馆学社会价值的重要体现。 通过

分析图书馆学不同历史阶段的研究主题与核心

论域,本文认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经历了机构

范式、社会学范式、信息范式、知识范式和人文

范式的发展演变。 机构范式以图书馆为研究对

象,立足图书馆事业实践,反对研究图书馆领域

之外的事物;社会学范式将图书馆置于社会系

统中加以考察,进一步从图书馆与社会的关系

角度来考察、描述、揭示、说明图书馆的功能及

活动规律;信息范式以信息作为核心概念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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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理论体系重构,围绕信息的运动、组织、管理

等方面从技术、人文、政策等视角进行研究;知
识范式的核心概念是知识和知识活动,研究知

识的本质与功能,知识的形成与演化规律,知识

内容的揭示、评价、组织、利用等理论与方法;人
文范式主张将人作为图书馆学的核心对象,重
视和强调用户的主体性存在及其价值实现,关
注图书馆精神、核心价值、职业理念、自由与权

利、信息公平等领域。
从图书馆学理论的发展历程看,图书馆学

的研究对象是变化的、发展的,不能简单地认为

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图书馆,或者说图书

馆学就是关于图书馆的学说。 图书馆学研究对

象的演变过程,体现了较为明显的图书馆学人

认知演变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从技术、经验主

义发展到理性主义,从静态的客体观演变为动

态的过程观,从系统的结构主义趋向更为本质

的认知主义。 另外,通过分析发现,图书馆学研

究对象演变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学科发展

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因素,又有学科内在因素,
还有本学科认知主体因素。 总体上,图书馆学

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近似地遵

循主体对客体的认知演化模型。
概括地说,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图书馆

学有不同的研究对象,有不同的核心研究论域。
图书馆学学术共同体对其研究对象的认识,近
似地遵循主体对客体的认知演化模型,但总体

上还处于认知演化模型的客体层和现象层,对
图书馆学本质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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